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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世纪二三十年代， 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至额济勒河 （伏尔加河） 流域，
建立土尔扈特汗国。 土尔扈特汗国汗、 诺颜、 贵族及大臣处理汗国内外军政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公

文， 均需钤盖印章以为凭证。 从现收藏于各国档案馆的档案来看， 土尔扈特汗国历任汗、 诺颜曾

使用多种印章。 这些印章形状各异， 使用文字各不相同。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年， 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

共和国学者先后整理出版 《卡尔梅克汗国汗鄂尔齐渥巴锡信函集 （１８ 世纪）》①、 《１８ 世纪卡尔

梅克诸汗及同时代人书信集 （１７１３—１７７１）》 （选编）②两部托忒文档案汇编。 上述档案汇编共收

录托忒文信函 ２０６ 件， 均为原件影印出版， 每件信函上钤盖有鲜明的不同文字、 形状各异的官

印， 它们生动反映了汗国政治与社会的状况。 这些官印在中国政治史和官印制度史上都非常少

见， 对其考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土尔扈特汗汗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了解。 这些官印尚未进入

研究者视野， 因而值得认真收集研究。 在这些官印中， 有一枚方形印最为特别， 印文为汉文篆字

“精进修行”。 本文拟就这枚汉字印章的来龙去脉及其政治文化的意义， 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 汉文篆字 “精进修行” 印及其使用情況

目前， 我们只能在档案上见到这枚印章的印文， 尚未找到实物。 因此， 我们对该印章的材

质、 高度、 纽形、 款识等， 一无所知， 只能确定： 该印章为方形， 印文系汉文篆字， 印面尺寸为

４􀆰 ５ × ４􀆰 ５ｃｍ。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托忒文档案情况来看， 这枚汉字印章使用于 １７１０ 年至 １７７５ 年

１０ 月， 即当清朝康熙四十九年到乾隆四十年之间， 钤盖此印章的托忒文档案共 ７４ 件。
康熙四十九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长子沙克都尔扎布致俄国阿斯塔拉罕省军政长官的三

封托忒文信函上钤盖有此印章， 信函内容涉及军事、 外交等， 这是迄今已知最早使用此印章的公

文。 其后， 阿玉奇汗孙子、 沙克都尔扎布儿子敦罗布喇什汗 （１７４１—１７６１ 年在位） 在 １７３７—
１７６３ 年间致俄国阿斯塔拉罕省军政长官的 １９ 件托忒文信函中， 均钤盖有此印章， 信函内容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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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经济、 法律、 外交、 宗教、 派遣使者、 汗国内政、 游牧等。 １７６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敦罗布喇

什汗去世， 其幼子渥巴锡承袭汗位， 成为土尔扈特汗国汗鄂尔齐。①渥巴锡在 １７６３—１７７１ 年间致

俄国阿斯塔拉罕省军政长官的托忒文信函有 ４０ 件， 均钤有此印， 内容涉及派兵打仗、 经济贸易、
法律纠纷、 赋税、 卡伦戍边、 宗教、 派遣使者、 汗国内部政务、 游牧草场、 户口、 盐务等方面。
以上档案均收藏于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国立民族档案馆。

此外， １７１０—１７１１ 年间， 在沙克都尔扎布和他的儿子达桑致俄国军政长官的托忒文信函中，
有 ４ 件也钤有这枚印章。 这 ４ 封信函现藏于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卡尔梅克文献库。

１７７１ 年， 土尔扈特汗国汗鄂尔齐渥巴锡率部东归后， 在 １７７１—１７７５ 年间给清朝乾隆皇帝、
伊犁将军、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托忒文信函上也钤盖了此印章。 目前已知的这类信函有 ９ 件，
信函内容涉及归顺清朝的原因， 奏报部众生计情况以及耕田农务、 救济谢恩等。 这些档案收藏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外， 甘肃省拉卜楞寺大经堂亦收藏有 １ 封钤盖此印章的托忒文信函， 内

容为渥巴锡部被安置于喀喇沙尔以后， 从拉卜楞寺延请喇嘛和额木齐 （ｅｍĉｉ， 大夫） 的信件。
从这枚印章的使用情况看， 此枚印章的主要使用者或所有人是土尔扈特汗国的汗或汗鄂尔齐

等重要人物。 其主要用于处理土尔扈特汗国内外军政事务及经济贸易等事项， 因而它起着官印的

作用， 甚至可以视作汗国的国玺。 这种情况令人颇感困惑。 因为从印文内容看， 这枚印章应属佛

教出家人的个人印章， 但究竟是一位喇嘛之物， 还是汉僧所属， 有待考证。 考虑到卫拉特蒙古人

崇信藏传佛教， 该枚印章最初应系一位喇嘛所有， 后来不知何故被土尔扈特汗国的当权者用作了

汗国处理内外事务的印信， 为它赋予了政治的功能。 其作为一个实物象征， 在中亚史和中国史上

的丰富涵义有待阐明。

二、 “精进修行” 印章的来历

从印文看， 此印章无疑是一枚佛教出家人的印信， 而且是汉字印章。 那么， 它是如何成为土

尔扈特汗国领袖处理世俗军政事务上的官印呢？
１７１０—１７７５ 年间， 中原地区已经是清朝的天下。 由此看印章有可能是清朝颁给土尔扈特汗

国某个喇嘛的 （后因某种原因阴差阳错地成了汗国的官印）， 可是该印印文并不符合清朝的官印

制度。 因为， 清朝官印一定同时镌刻有 “国语” ———清文 （ｍａｎｊｕ ｇｉｓｕｎ）， 而该印印文， 只有四

个汉字 “精进修行”。 因此， 其为明朝政府赐给土尔扈特部高僧物这一可能性最大。
卫拉特与明朝建立政治、 军事联盟的同时， 达到了和中原内地沟通市场、 交流文化的目的。

卫拉特贵族为了稳定统治， 满足需求， 对内地的贸易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 明廷为了羁縻和控驭

卫拉特， 也部分满足了卫拉特的需求。 于是， 在卫拉特和明朝之间呈现出了和好、 贸易的景象。
自明永乐以后的明蒙战争中， 卫拉特几乎一直是明朝的盟友。 据 《明实录》 记载， 永乐元

年至五年 （１４０３—１４０７）， 马哈木等与鬼力赤连年战争。 永乐六年 （１４０８）， 阿鲁台另立本雅失

里为可汗， 翌年， 率兵出击卫拉特， 被马哈木等击败， 退走克鲁伦河。 马哈木等经此战役控制了

鬼力赤的故土甘肃边外之地。 但是阿鲁台自恃力强， 不仅与卫拉特抗衡， 同时也与明朝为敌。 于

是， 明朝开始扶持卫拉特。 永乐七年， 明朝封马哈木、 太平、 把秃孛罗三人为王。 其中土尔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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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鄂尔齐： 卫拉特蒙古语， 土尔扈特汗国一般将应继承汗位的人先确定为鄂尔齐。 鄂尔齐 （ ｏｒｏĉｉ） 一词在

《土尔扈特诸汗史》 和渥巴锡于 １７７１ 年呈清朝的信件中均有出现。 ｏｒｏĉｉ （鄂尔齐）， 词根为 ｏｒｏｎ， 意为 “位
置”、 “席位” “候补”、 “预备” 等含义， － ĉｉ 为名词附加成分。 鄂尔齐 （ｏｒｏｃｉ） 是 “汗储”、 “太子”、 “储
君” 的意思。 该词在俄语中译作 наместник （代理人）， 汉译时却译为 “总督”、 “督办”、 “副汗”、 “部长”
等。 而后， 根据汉译又蒙译成 “总指挥”、 “全权大臣”。 这些译名与原意相差甚远了。



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 贤义王。①永乐元年以后， 明廷几次派人赍敕往谕卫拉特马哈木等领

袖， 双方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到托欢、 也先时代， 卫拉特与明朝的来往更加频繁， 明廷曾授卫拉

特 ４００ 多人次以官爵、 封号。
卫拉特蒙古与明朝之间的这种政治经济关系， 也推动和加强了双方在宗教方面的联系。 也先

时期， 瓦剌佛教非常兴旺， 双方宗教往来非常密切。 如 《明英宗实录》 正统二年 （１４３７） 十二

月九日条云：
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 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 答兰帖木儿

等为指挥、 千户、 镇抚等官。 初， 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 厚蒙恩赉， 乞赐名分， 以便往

来。 行在礼部以闻， 故有是命。 仍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 及答兰帖木儿等冠带。②
《明英宗实录》 正统十一年 （１４４６） 正月十二日条载：

瓦剌太师也先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剌麻禅全， 精通释教， 乞大赐封号， 并银印、 金襕袈

裟， 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 铃杵、 铙、 鼓、 缨络、 海螺、 咒施法食诸品物。③
《明英宗实录》 景泰三年 （１４５２） 十一月三日条载：

（瓦剌太师） 也先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里、 番僧撒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 僧衣、 佛像、
帐房、 金印、 银瓶、 供器等项， 俱不允。④
根据清朝档案， 渥巴锡曾经向清朝上缴一枚印章， 系象牙镶银， 印侧镌汉字二行： “永乐二

十二年三月三日， 赐喇嘛密札室哩”。⑤这是明朝封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 １５ 年之后的事。
由此看来， “精进修行” 这类印文的印章， 也应是明朝颁发给该部落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

此外， 明朝对边疆地区实行封授官职、 同时颁给喇嘛印信的制度， 使西藏和其他各地方首领和佛

教各派领袖直接受命于朝廷， 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在西藏先后封有大乘法王、 阐教王等法王、 教

王， 所封禅师、 喇嘛、 都纲、 僧纲等则更多， 已知保存至今的印文为汉字的印章有如下四枚⑥：

印 文 规格、 款识

净修觉道 象牙印， 佛轮纽， 高 ６􀆰 ５ 厘米， 方， 边长 ４􀆰 ３ 厘米， 款识： 右上 “赐副都纲禄竹聪密”、 左上 “正统十三

年 月 日”， 现藏于布达拉宫

妙缘清净 象牙印， 佛光纽， 高 ７􀆰 １ 厘米， 方， 边长 ４􀆰 ３ 厘米， 款识： 右上 “永乐十四年三月 日”、 左上 “赐也失藏

卜”， 现藏于布达拉宫

圆修般若 明代， 象牙印， 佛光纽， 高 ６􀆰 ４ 厘米， 方， 边长 ４􀆰 ３ 厘米， 款识： 右上 “宣德二年 月 日”、 左上 “赐喇

嘛桒哩结藏卜”， 现藏于罗布林卡

如如自在 象牙印， 佛光纽， 高 ６􀆰 ７ 厘米， 方， 边长 ４􀆰 ３ 厘米， 款识： 右上 “赐喇嘛舍罗藏卜”、 左上 “正统二年九

月 日”， 现藏于罗布林卡

从印文字体、 内容两方面看， “精进修行” 与上述几枚印章基本相同， 应属于同一性质。

三、 “精进修行” 印章的结局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这枚喇嘛的个人印章成了土尔扈特汗国领袖的官印，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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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 成崇德主编： 《卫拉特蒙古史纲》，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５ 页。
《明英宗实录》 卷 ３７，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１９６２ 年， 第 ０７１２、 第 ０７１３ 页。
《明英宗实录》 卷 １３７，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第 ２７２２ 页。
《明英宗实录》 卷 ２２３，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第 ４８１９、 ４８２０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民族

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５０ 页。
《西藏历代藏印》，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４１、 ４２、 ４５ 页。



材料而言， 尚无法考证。
１７７１ 年， 土尔扈特汗国汗鄂尔齐渥巴锡率部回归故土， 归顺清朝。 同年 ９ 月， 他前往承德，

觐见乾隆皇帝， 被册封为汗， 并赐汗号。 １７７５ 年 １ 月 ９ 日， 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渥

巴锡汗病故， 其子车凌那木扎勒袭位。 是年 １０ 月， 清朝在土尔扈特部实行盟旗制， 并按清制颁

发官印， 以便行政。 清廷颁发给土尔扈特部南路的官印有： “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

克图汗之印”、 “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盟长之印”、 “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南

旗管旗扎萨克之印”。①

根据我们掌握的档案资料， 在清朝颁发汗印、 盟长印、 扎萨克印之前， 渥巴锡和车凌那木扎

勒一直使用这枚 “精进修行” 印章处理本部政务。 而在此之后， 也就是说， 在 １７７５ 年 １０ 月之

后， 这枚 “精进修行” 印章便不再使用， 而经皇上例外恩准， 其作为祖传之物珍藏于该卓里克

图汗及其后人手里。 关于这件事的相关满文档案有三件， 标题分别为：
（１）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达色奏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启用新印未收回其旧印折》 （乾隆

四十年十月初一日）；
（２）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查询观音保是否已晓谕土尔扈特汗停收旧印折》 （乾隆四十年十月

初二日）；
（３）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侍卫观音保未收到土尔扈特汗所用旧印不必收交谕旨折》 （乾隆

四十年十月十二日）。②

第一件最能说明土尔扈特东归后这枚印章的使用情况和结局， 谨汉译如下：
奴才达色谨奏： 为奏闻奉旨事。
是年九月二十日， 接军机大臣字寄，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授土尔扈特汗策

璘纳木扎勒为盟长， 颁给札萨克印信， 其原有 “精进修行 （ ｊｉｎｇ ｊｉｎ ｓｉｕ ｈｉｎｇ ｓｅｒｅ ｈｅｒｇｅｎ ｉ
ｔｅｍｇｅｔｕ）” 印信， 不可续用之处， 曾谕观音保晓谕， 将其 （印信） 收回京师。

今窃思， 将其业已授为盟长， 依印制， 应行用印， 其旧有印信， 已成无用之物。 倘从其

手中收回， 恐生猜忌， 此乃并非一定收回送来之物。 将此事寄信， 晓于观音保。 倘策璘纳木

扎勒已将其印信， 交与观音保， 仍依前降之谕， 顺便解送京师。 倘未及就此晓谕， 则不必言

于策璘纳木扎勒， 将此无用之物， 令其自行处理。 ……查得， 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 有

小印信一枚。 收回策璘纳木扎勒此印信之事， 奴才未曾提及。 驻守土尔扈特游牧侍卫观音

保， 于其接奉上谕之前， 曾告知奴才， 伊等未向策璘纳木扎勒提及收回印信之事。 等语。 奴

才等， 谨遵上谕： 使此事等同于无， 令其自行处理。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奉朱批： 知道了。 钦此。 十月初。

按照清朝印制， 颁授新印， 一定要缴回旧印， 并加以销毁。 这次皇帝体察具体情形， 颁土尔

扈特汗清朝印章之后， 允准该部首领保留这枚祖传印章， 以作纪念。 这种做法虽有违清廷规制，
然而不失为一种抚绥之举， 有利于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此后， 这枚 “精进修行” 印章的命运

如何， 现存何处， 我们均不得而知。

６５１

①

②

道尔基、 巴·巴图巴雅尔、李杰著： 《清代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印章研究》 （蒙汉合璧），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３７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 卷 １２６，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１５、 １２１、 １８６ 页。


